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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给生活插上翅膀

敬礼·祖国（中国画） 黄援朝、唐秀玲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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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我的小云儿

最近总在夜里梦见你

蹒跚着向我扑过来，跌入我的怀里

醒来，泪已沾满枕巾

我的宝贝 现在正是你咿呀学语的时候

你那奶声奶气的可爱的童声

一直在妈妈的耳畔回响

如同清脆的小黄鹂在春天欢乐的叫声

妈妈离开你已许久

不知道你在外婆家过得怎么样

吃饭乖不乖？身体是否一直健康

淘不淘气？是否也会常常想起妈妈

呼唤妈妈 我的儿子，我的宝贝

都说母子连心

你能听见妈妈在重庆呼唤你吗

每当夜深人静后想起我的云儿

那黑亮亮如同一汪清水的大眼睛

那软绵绵的、肉乎乎的小手

那纯真仿如天使的模样

像时光的影像机

深深地烙印在妈妈的脑海里

我常常在虚无的空气里伸开双臂

幻想这样会触抱到

你柔软而弱小的身体

内心深处那涌动的温馨柔暖

似春天一股涓涓细流

静静注入娘的心海

在这革命道路千山万水的跋涉中

妈妈对你的爱与思念从未停止

想我的云儿

是这黑暗严酷的渣滓洞唯一的奢侈念想

孩子，你的出生注定了坎坷的命运

你是个多么不幸的孩子

在从川北去重庆

寻找你父亲的雾蒙蒙的路程上

妈妈不幸得知你的父亲英勇牺牲了

而那一年的春天

我在朝天门的码头送他上船

你还在母亲的肚腹里踢腿伸胳膊

仿佛与你的父亲道别

谁知那一别就真的是天人永隔

我苦命的孩子

你的父亲来不及等待你的出世

来不及看上你一眼

来不及呼唤一声你的乳名

便永远离别了我们母子

孩子，你虽然没有看过你的父亲一眼

我要坚定而自豪地告诉你

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英雄

他将可贵的生命献给了

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信仰

献给了为全天下和平解放的伟大事业

当我亲眼目睹你父亲的壮烈牺牲

那么多日日夜夜欢乐的思念

那么多共同战斗的祈愿

写在朝霞上
—有感于江竹筠烈士写给儿子最后的家书

■杨清茨

如同晴天霹雳撕裂了我的五脏六腑

妈妈心如刀绞，狂风暴雨似鞭子抽打在身上

我的云儿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而在不久的将来

母亲也即将离开你

离开这个世间 用生命继续去完成

你父亲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我的云儿，可怜的孩子

还未来得及在父母的怀里撒娇

就要变成一个痛失双亲的孤儿

承受骨肉永远分离的剧痛

每念及此

妈妈的心涌出汩汩的苦涩与无比的愧疚

彻夜难眠，痛断肝肠

我多想让泪水尽情涌流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这颠倒的乾坤还未扭转

我没有权利流露内心永世的痛苦

勇敢的人

怯懦的泪水会玷污英雄的灵魂

妈妈得紧锁泪水

将革命的信仰继续传播四方

因为叛徒的出卖

妈妈被抓进了渣滓洞这个吃人的魔窟

蚊虫常常结成团伙如黑雾卷进铁窗

墙上的机枪、密密麻麻的电网

闪着寒光的刺刀

还有那发霉发臭的黄米饭

都是恶魔在歌乐山非人的折磨

任指尖一次次被竹签扎得血水四溅

带着连心的剧痛

任残暴的皮鞭举得高高

将我摧残得遍体鳞伤

妈妈将嘴唇咬得鲜血淋漓

也从未哼过一声

从未屈服过，从未背叛过

我也渴望自由，渴望陪在你身边

看着你从咿咿呀呀的幼雏

成长为练羽破浪的海燕

但妈妈怎能抛弃这神圣的信仰

革命的胜利是需要千千万万

像妈妈这样的人去牺牲的

为了你及天下孩子免除苦难

妈妈无怨把这牢底坐穿

为了革命的胜利承担牺牲

这是我作为共产党人

所做的最骄傲和愉快的一件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祈愿着、盼望着、等待着

等到胜利割破黑暗那道光

换来他日山城的烟花绽放

孩子，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

黎明前消失的不是母亲的生命

而是在阴暗里游离的鬼魅

残害人民罪恶的血手

终将被万万民众捆缚

渣滓洞、美丽的重庆必将重归于安宁

还归于人民

推翻黑暗的政权

改变贫穷而落后的面貌

建设一个崭新的富强的新中国

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

孩子，你又是幸福的

你将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

在党的光辉沐浴下茁壮成长

与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

拥有自由、民主、快乐的童年

妈妈希望 善良正直的品格

是你成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待到祖国大地遍布光明，齐齐解放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将是一个崭新的幸福的大家庭

这绚丽的红旗

将插遍祖国的山川大江

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

战斗的旗帜将永远肩负着

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这吃人的暗无天日的牢里

我仿佛听到了那打开牢门的枪弹

如同火红的流星

如同山中狂劲的疾风

如同雨后轰隆的春雷

黎明就在眼前，曙色即将明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宣布成立

人民的军队已经跨过了嘉陵江

扫荡着敌人的残兵败将

那是我们神往的时刻

而我却再也等不到了

不得不与这一切马上到来的幸福一一惜别

妈妈要离别的这一切痛苦

不是人世间那种普通的离别

而是与革命伙伴深深的互相了解

同甘苦、共患难

用鲜血凝就的感情

还有这无法逆转的遗憾

为了天下的家庭不要再骨肉分离

这是为母一生追求的幸福事业

亲爱的宝贝，妈妈马上就要离开你了

这永诀的悲哀、永世的离觞

我心中是万般无奈，千般不舍

永别伤痛的泪水如洪水般漫延决堤

我的宝贝，妈妈的小乖兔

我多想再抱抱你

亲亲你稚嫩的小脸 多想再听听你

用不识人间愁苦的可爱的童声

叫一声妈妈 可是妈妈再也听不到了

我的孩子，快点成长吧

希望将来长大的你

为妈妈今天做出的牺牲自豪且荣光

那一团团金星闪闪的红旗

是绚丽光亮的朝霞

是千千万万革命的母亲沸腾的热血

欢乐的激情及坚贞不渝的爱

在美丽的巴山蜀水

在湛蓝的天空

在新中国重生的大地上

迎风飘扬，回旋招展

永别了！

如同我生命一样美好珍贵的宝贝

永别了！我最爱的儿子

永别了！我可怜的云儿 立——正！
压进枪膛的子弹，瞬息受到撞针的

击打，浓缩爆满至极限的张力，冲出临
界点，一声迫不及待的山吼之后，呼啸
而出，这啸声悠长似乎会伸向无限。陡
然间，悄无声息。这种停止绝无拖泥带
水的痕迹，就像食指扣动扳机的那一刹
那。没有过渡，自然出人意料。

处于轻微放松状态的皮皮，瞬间由
柔软到坚挺。两脚靠拢，双腿绷直，浑
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硬邦邦的。

对皮皮来说，这口令是一股力，一
股摒弃杂念、统治人意志的力。

这样的口令，真是够味儿。
皮皮的心里，腾起学喊口令的欲望。
练过花腔的皮皮，嗓子是一架小钢

炮。音量高而亮，没有一点杂质。班长
的嗓门嘶嘶哑哑的，口令都那么棒。要
是我皮皮学会喊口令，那还不登峰造
极。皮皮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这种自
信，是有道理的。至少，皮皮自己是这
么认为的。

没有挂衔的皮皮，还是个入伍才一
天的新兵。是新兵就没有放肆的权
利。整整三个月，皮皮在心里把口令默
念了成千上万次。有几次，差点儿脱口
而出。

下到连队，皮皮发现老班长的口令
更够味。新兵连的班长，根本没法和老
班长比。差一大截子呢！

早操的内容是爬山。上了山顶，班
长们扯着嗓子练口令，兵们自个儿练摆
臂，练踢腿。

立——正！
憋了三个月的皮皮，气出丹田，脸

涨得通红。
老班长扭头眉毛一挑，你喊的？
是，请班长多指点，皮皮竖得很直，

如同戳地的通条。

没味儿，你这不叫口令，口令得有
口令的味道。班长没给皮皮面子。

皮皮一脸疑惑，口令还有味道，这
也太离谱了。不过，皮皮没敢说出口。
他还是新兵。

班长看出了皮皮的心理活动，一拍
皮皮的肩膀，“别不相信，一年后你自然
会明白，你现在要紧的不是练口令，而
是习武学艺。”琢磨来琢磨去，没开一点
窍，皮皮干脆放弃。班长的话一定是有
道理的，皮皮只能用这种方式安慰自
己。

一年下来，皮皮在摸爬滚打中成了

训练标兵。皮皮感觉自己长大了。光
溜溜的下巴，有了稀稀落落的胡茬儿。
可班长不这么说。班长对皮皮上下一
打量，你有了兵相，兵味十足，长成真正
的军人了。

皮皮提升副班长的那天，班长把他
领到山上。
“皮皮，现在你可以喊口令了。”班

长向皮皮投去信任的目光。
立——正！
皮皮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喊了。
口令出口，皮皮很奇怪。这口令从

没练过，怎么一张口就这么到位？听起
来比班长的还够味儿。

现在知道口令的味道了吧？班长
说得很随便。
“什么味道？只觉得够味，但没品

出来到底是什么味儿。”皮皮说完，不停
地咂嘴，还在尽力咀嚼。口令确实有味
道，这一点他现在是信了。

班长一笑，“兵味呀，有兵味的口令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令。”

不错，确实有股兵味，而且很浓，皮
皮一下子顿悟。

口
令
的
味
道

■
北

乔

涛峰一排接着一排，像小山梁似
的，撞在艇舷上，激起几丈高的浪花，洒
向甲板、舱盖，钻进了舱室。舵楼里的
平衡指示针不停地晃动着……

天苍苍，海茫茫，水兵们到处为
家。今儿在荒岛的岸边过夜，明儿到寂
寞的滩头练兵。水兵的生活啊，既有诗
情画意，更有燃烧的激情。

我追寻着战艇的脚步，透过奔涌而
来的涛峰，看到了水兵心中激情的浪
花。

谈水止渴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记得曹
操曾在行军中来了一个“望梅止渴”，传
为美谈。大概没人听说过吧，当今却有
“谈水止渴”的新典故哩。

一连几天的大雾，把战艇困在海
上。伙房出了告示：淡水危机。

水，我从来没感觉到它是什么珍
贵的东西，虽说战艇要定期到海港加
水，但总可以满足供应。洗脸洗衣是
大盆大盆的，吃呀喝呀，更没人限制
你。可这时，雾海茫茫，到哪儿去补
给淡水呢？艇长不得不规定：每人每
天用水不得超过半茶缸。洗脸还好
办，大家隔夜把毛巾铺在甲板上，让
潮湿的空气润一润，清早起来，往脸
上一擦了事。可吃的尽是干粮，没水
咽不下呀！

开饭了，炊事员在堆着饼干的桌子
上，放了一杯开水。这水许是水箱见底
倒出来的，显得有点浑浊。十几双眼睛
一齐盯着这个极普通的茶缸，嘴唇在蠕
动，可就是没人愿意动一动这仅有的一
杯水。
“喝吧，同志们。”艇长亲切地说着，

他将茶缸端到战士面前，瞧瞧没一个人
伸手，就笑盈盈地说道：“还是我来带个
头吧。”他将茶缸挨到自己唇边，装出大
口喝水的样子，然后叫大家每人都喝一
口。战士们只好学艇长的假动作，都用
舌头往杯口舔了一下。结果一杯水原
封不动。
“嘿，要是在俺胶东才好哩！”老班

长李勇咧着嘴，打破沉默的气氛，“俺村
里那些机井，满井是清水，喝它几碗，满
肚子都是冰凉冰凉的。”
“还是我们赣南山里的水好。”小老

表、机电战士王小勤接话道，“从高山上淌
下来的清泉，叮咚叮咚的，捧一把，含在口
里，甜滋滋的，就像喝了一碗蜜水哩。”
“都别说啦！”来自闽南的战士小张

也憋不住了，嚷道，“九龙江畔的荔枝水
灵灵的，肉香，味美，汁甜，尝几颗就够
你解渴了。”

大家没喝一口水，谈笑间把饼干吃
完了。

“谈水止渴”，真是很有成效。
水兵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

胸中流淌着涓涓的永远不会枯竭的清
泉。我的面前出现了电影《上甘岭》的
场景：炮火连天，战士们困守在滴水难
寻的坑道里，个个口唇干裂。可是，“一
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却牵来了他们
心中的清泉。这清泉的源头在哪里？
在祖国。胸有祖国的人，什么时候心里
都是甜的。

港湾垂钓

太突然了，收音机传来了台风紧

急警报。12 级台风以每小时 30 公里
的速度逼过来，巨浪翻滚呼啸。显
然，返港避风来不及了，就地抛锚又
不安全。我们只好就近驶进小青屿
的港汊。

青屿尽是一片黄褐色的沙石，杳
无人烟。不出两天，供应中断了。艇
上没有预备足够的蔬菜。头一天，节
约，再节约，每人每餐只吃一块咸带鱼
下饭。第二天，什么鱼呀、菜呀，都没
有了。

艇长琢磨着对策。他把战士分
为几个小组，趁退潮时，到岛上的山
沟觅食去。可是连青草都很难看到，
就别说有什么野菜了。后来大家到
岸边礁石缝里摸海螺，也是空手而
归。
“鱼！”突然，一个战士指着艇边的

海面，惊叫起来。大家循声望去，果然
看到浪尖不时跳跃着一条条鳞光闪闪
的小鱼。
“有了，有了！”艇长一拍大腿，大声

嚷着。
大家睁大眼睛，有点莫名其妙。
艇长吩咐小张抓一把大头针来，又

叫枪帆兵小赵拿来一截缆绳，拆成一根
根尼龙丝线。这大头针和尼龙丝，在他
手上摆弄了一会儿，变成了一根根简易
的钓鱼线。
“钓鱼！”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艇长布置好艇上的执勤任务，便带

了大伙，乘着小舢板来到一个背风的地
方。大家用海蟑螂做饵料，七手八脚地
放下钓线。不一会儿，鱼儿上钩了，一
条、两条、三条……全是鳞光闪闪的，在
帆布桶里“蹦跶”开了。

傍晚，伙房里够热闹的：艇长腰系
围裙，亲自掌勺，帮炊事员煎呀炒呀
的。不一会儿，烹出几盘红烧鱼，香喷
喷的，一顿美美的晚餐开始了。因为供
给中断带来的忧伤，早已在一阵阵笑声
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静极了。桅杆挑着一轮明月，
把战艇照得通亮。海风吻着浪花，闪动
着银子般的光芒。

我踱出舱室，凝神地望着大海。阵
阵海风牵动了我绵绵不断的思绪：是什
么力量把水兵的心拴在大海上，以至于
在任何艰难时刻，听不到他们的叹息，
只能见到他们的笑脸？正当我陷入沉
思的时候，只听见甲板的一角飘来轻柔
的口琴吹奏声，那优美的曲调，正是《战
士的第二故乡》：

云雾满山飘，

海水绕海礁，

人都说咱岛儿小，

远离大陆在前哨，

风大浪又高，

啊！自从那天上了岛，

我们就把你爱心上，

陡峭的悬崖，

汹涌的海浪，

高高的山峰，

宽阔的海洋，

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

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

海
风
吹
来
两
朵
浪
花

■
朱
法
元

那些小路隐藏山脉深处

虫一样弯 笼一样窄

一头连着岗位一头连着家乡

走在上面次数最多的人称为战士

从那儿默默上岗

也从那儿不动声色地退役

不曾留下什么辉煌记忆

多少壮怀激烈的念头

潮水般涌来又露水一样消散

树叶一秋一绿山川辽远

像哨所记忆呈现季节规律

这么多年了 只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路

在梦里活灵活现

火热营房 锋利岩峰

以及尖锐的吼叫急促的喘息

统统枯草一样模糊不清

没有哪个老兵说得明白

那些哨所小路时常串起一些回忆

总会有些老兵为此伤神

这么多年了相互联系不多

只剩心中小路彼此相连

仿佛要唤醒激情燃烧的岁月

边关小路
■周承强


